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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劝农制度及其对丝织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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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劝农制度是指统治者亲力亲为或建立制度劝课农桑，这种思想自周代始，逐步发展完善，至宋

代建立起完善的职官制度并为后世沿用。文章基于宋代劝农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过程，梳理

宋代劝农制度的历史沿革、政令措施，在此基础上分析劝农制度对宋代丝织业的影响。研究表明: 宋

代为中国封建时期劝农制度的发展巅峰时期，同时劝农制度为宋代丝织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物资条

件，促进宋代桑蚕技术的提升，带动丝织手工业大规模生产，促进丝织业市场的细分，从而带动宋代

丝织品质量提升，以及海陆丝织贸易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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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in So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silk industry
DUAN Weihong

( College of Clothing，He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Xinxiang 453003，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means that the ruler does it personally or establishes a system to
persuade the farmers to pay attention to agriculture and silkworm industry． This idea w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from the Zhou dynasty until the Song dynasty when a perfect vocational officer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adopt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Based 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decree measures of 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collated． On this basis，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on silk
industry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Song dynasty was the peak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in feudal China． Meanwhile，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created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lk industry in the Song dynasty，promoted the promotion
of the silkworm technology in the Song dynasty，drove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silk weaving handicraft industry，
facilitated the subdivision of silk weaving market，thus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silk fabric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sea and land silk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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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农”有教育与督导两种意思，“劝农制度”则

是含有保育诱导，利彼事功之精神。统治者亲力亲

为或设立职官躬巡畎亩，鼓励农耕，劝课农桑，推广

农业技术［1］。中国的劝农制度传说始于后稷，后稷

姬姓，名弃，天帝之子，周朝始祖。他擅于种植粮食

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当农官，教民耕种。关于劝农最

早见于《礼记·月令》:“王命布农事，命田( 畯) 舍东

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邱陵阪险原隰土地所

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必亲躬之。田事既饬，先定

准直，农乃不惑。”［2］周代设有大司徒、里宰、司稼等

职官负责劝导农事，同时帝王在孟春之初举办“籍

田”仪式，派遣臣子到各地代表天子劝农。这种重农

思想和制度被历代君王所接纳和重视，汉承秦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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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丞十三人，各领一州，以劝农桑力田者，此“劝

农”官之始［3］。同时汉代将劝课农桑的成果作为考

察当地官员的政绩指标，唐代设立专门的劝农官员，

劝农制度趋于完善，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二人;

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 在基

层，每 百 户 设 里 正 一 人，专 掌 按 比 户 口 和 课 殖 农

桑［4］。至宋代，劝农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善，趋于定

型。地方长官都兼任劝农人衔———诸如知府、诸知

州少卿监以上并兼劝农使，知州军通判并兼判农事，

劝课农桑成为官员考核制度的重要部分。与此同

时，每年二月守令需出郊劝农，做劝农文一首，这是

宋代劝农制度的一大特点。这种制度虽然有流于形

式的嫌疑，但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丰富的研究资料，同

时也体现了宋代劝农制度的严苛和完善，证明了宋

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劝农制度的巅峰时期。
宋代丝织业发展成就在中国丝织业发展历史中

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丝织品出土甚为丰富，从苏州虎

丘云岩寺塔、瑞光塔，浙江瑞安慧光塔，辽宁法库，内

蒙豪欠营，银川西夏陵区，新疆阿拉尔，山西大同等

处，均有北宋、南宋等朝代的丝织品相继出土。2007
年初，南京市博物馆在对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遗

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 公元

1011 年) 的地宫遗迹，从长干寺地宫中发掘出近百幅

种类繁多、工艺各异的宋代丝织品，由此宋代丝织业

发展盛况可见。在上海博物馆珍藏的镇馆之宝———
宋代的 缂 丝《莲 塘 乳 鸭 图》，既 有 高 107． 5 cm，横

108. 8 cm 的巨大幅式，又有纬线缂织细密、组织匀

称、丝缕层次分明的高超技艺，更具有构图丰满、画

面生动、形象逼真、色彩清淡古雅的艺术欣赏价值。
还有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山茶蛱蝶图》等，直观地

再现宋代艺术文化巅峰境界。宋代丝织业之所以取

得这样的成就，原因是复杂的，如国家稳定、经济发

展迅猛、对外贸易扩大等，但宋代大力推行的劝农制

度无疑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宋代大力推进劝农制度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宋代仍是以农耕为社

会的主要形态，300 多年的宋朝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以

农为 本 的 政 策，“今 国 家 每 下 诏 书，必 以 劝 农 为

先”［5］，劝农制表明统治者对民为邦本、食乃民天的

治国治农态度，并明确提出农为政本的思想。在出

台一系列厚农桑的管理措施背后，还有直接的社会

政治原因。一是宋太祖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加

强中央集权，为政权安定，灌输给一同打天下的重臣

享乐思想，提倡奢靡，富养文士，大力奖赏金银、绢帛

笼络官僚阶层。二是宋代的外交政策是妥协求和，

为稳定朝廷的统治向金国纳贡，与金国签署丧权辱

国的合约“宋廷每年要向金国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

绢二十五万匹”; 与契丹求和，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
十万匹; 与西夏议和，每年“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

万匹。三是宋代坚持募兵制，雇佣兵军费开支是惊

人。此外，用丝绢、瓷器、茶叶等物品来交换外国的

舶来品，是海外贸易的主要物品。朝廷歌舞升平的

奢靡生活和军费开支、岁贡、贸易等都需要大量的丝

绢。由此看到，宋代朝廷的劝农桑治国策略，主要是在

内需外贡的政治诉求和民间经济发展及国际经贸需求

背景下，对丝织品的大量需求，朝廷深知蚕桑的价值，

制度上必须大力发展桑蚕业，推动丝织业的发展。

2 宋代劝农制度发展完善的演变过程
宋代继承历代传统的重农主义，强调耕与织是

衣食之源，民生之本，督促臣民及时耕作，使稼穑丰

足，国库充盈。国家对劝农的重视体现在制度的各

个层面，劝农制被纳入到日常行政的范畴，通过君王

下诏、减免租税、亲自耕田来向民众传递国家重视农

事的态度。宋太祖在建国之初建隆三年( 962 年) 就

颁下《劝农诏》劝课农桑，诏曰: “生民在勤……永念

农桑之业，是为衣食之源。”强调农桑是衣食之本，国

泰民安的基石，督促各地臣民及时耕作。乾德四年

( 公元 966 年) 八月，开国之君又下诏告谕百姓“有能

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6］。
这种大力减免租税的方法，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农民

开辟荒田广植桑树的积极性。范仲淹在庆历三年

( 1043 年) 《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的改革基本方案，

新政明确养民之政，富国之本的明黜陟、抑侥幸、精

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等十条变革措施，

“厚农桑”措施中，建议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诸路

转运使所辖下的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

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半月而罢”［7］。至真

宗景德三年 ( 1006 年) 二月，权三司使丁谓 ( 966—
1037 年) 等上奏:“唐宇文融置劝农判官，检户口田土

伪滥等事，今欲别置，虑益烦扰，而诸州长吏职当劝

农，乃请少卿监刺史阁门使已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

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 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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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劝农使。”［8］宋真宗遂令地方官诸路转运使、提刑

的正负使、知州一定级别的为“劝农使”，史书上称

“劝农使入衔自此始”［9］，宋代各级地方长官均兼一

地之劝农使，从此形成制度。
在古代的农耕社会，信息传递缓慢，受封闭性的

影响，农业技术进步主要靠经验的积累。宋高宗为

了巩固政权，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下诏劝课农桑，

将农业新技术传播、荒地开垦、水利兴修、种粮植桑

等劝诱农桑的内容，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项重要

指标。劝农制度作为专制国家一整套制度，地方官

的“劝农文”被各地文人别集收录，为后世研究劝农

制度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献，尤其是史料《墙东类

稿》陆文圭记载“州、县长官以‘劝农事’三字系之职

衔之下，于事为重”［10］。宋代开始设置的“劝农使”，

实行农师制，农师由熟识农事及农户的家庭劳力、耕
地等情况的人担任，他负责规划、督查、指导农业生

产。地方长官多有劝农使任官衔，如欧阳修曾任“知

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苏东坡任职“知杭州军

州事兼管内劝农使”等，在处理地方事务的同时鼓励

和督促农业的生产，“劝农使”在提高地方农业生产

服务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长官既以劝农

使入衔，国家也以“岁时劝课农桑”作为地方长官的

考课内容。
劝农制度在宋代达到顶峰时期体现在职官制度

完善、文献资料丰富、农业制度反思进步等方面，在

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宋代农业经济科技的发展进步，

同时也影响了宋代丝织业的繁荣发展。

3 宋代劝农制度对丝织业的影响
3． 1 劝农制度促进桑蚕技术提升

宋代统治者大力推行一系列劝课农桑的政令，

首先统治者亲力亲为劝课农桑，如宋孝武帝大明三

年冬十月丁酉招曰: 古者荐鞠青坛，幸祈多庆，分茧

玄郊，以 供 纯 服。来 岁，可 使 六 宫 妃 缤 修 亲 桑 之

礼［11］。其次，鼓励开垦荒地，保护桑树“有能广植桑

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6］，宋太祖

建隆三年九月丙子，禁伐桑、枣。同时，将劝课农桑

的成果加入地方官员的政绩，宋徽宗政和元年三月

己已，诏监司督州县长吏劝民增植桑拓，课其多寡为

赏罚［11］。
在劝农制度的大环境下，加之雕版印刷术的普

及，推广先进的蚕桑技术是地方官劝农文中介绍较

多的内容，文献丰富。最为著名的是南宋于潜县令

楼璹的《耕织图》，于潜位于首都郊区，有着优越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古以来以农为本，农桑并举，

于潜的丝织品在唐代就已成为外贸和贡赋之品。南

宋时期于潜县令楼璹作为劝农公事，深领国以民为

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帝旨，教诲农民

勤耕勿怠，以完成朝廷下达的当地征收赋税的职责。
在笃意民事、究防始末的过程中，楼璹注重积累经

验，把当地播谷种田与养蚕织布的详细过程，用 21
幅耕图与 24 幅织图来绘制描述，每幅图再配精要说

明五言诗一首，图文并茂，“农桑之务，曲尽情状”
( 图 1) ［12］，在所辖地域推广，深得饱受劳作之苦的农

夫蚕妇喜爱。之后，楼璹将《耕织图》呈献给宋高宗，

图 1 宋翰林画院“蚕织图”部分: 挽花

Fig． 1 The pictures of silkworm weaving in Song dynasty: jacq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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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系统直观、图文并茂展示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农

业操作过程和内容，将种田、植桑、织帛等技术经验

的得失，“图以状其事，诗以述其图，表里备具，无毫

发遗末”，深得高宗赞赏，并将《耕织图》宣示后宫，获

得吴皇后题词。一时间，钻研农耕技术，提高单位产

量，阅读起来朗朗上口，文中尽显悯农和重农思想，

广播先进农耕桑织技术的《耕织图》朝野传诵，被公

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普画册。于潜地区养蚕技

术一跃为全国最著名最发达的地方，达到了当时推

广操作技术的高峰，大幅促进了全国蚕织业的发展。
南宋著名的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在《山村》诗中写到

“桑枝碍引路，瓜蔓网疏离”，由此看出当时临安郊区

山村植桑养蚕业的发达，为之后丝织业的发达提供

基础条件。
3． 2 桑蚕业进步促进丝织手工业规模扩大

宋代劝农诏令的反复颁布，安抚民众恢复桑蚕

业生产，带来丰厚的桑蚕纺织原料和纺织品赋税。
这些丝织品基本都是农民自己种植原料、加工织成

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大量精美的丝织品也是他们副

业，交税外有剩余的自用或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民

间的丝织手工业经营形式建立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

自然经济基础上，以家庭为主，随着旧的家庭内农业

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性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

扩大的丝织业生产需求，紧跟产业发展步伐的是植

桑、养蚕、缫丝、织绢逐渐从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

业生产过程中剥离出来，形成专业化生产加工过程。
丝织业除乡村中的家庭经营外，还有民营的大型作

坊，一些有丝织技艺的农民，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作

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自备工具长期出卖劳动力，

他们已不同于非独立性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是成为

有雇主的手工业者，这种新式产业在乡村中成为农

村经济的新生力量。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夷坚志乙》
中描述:“吾乡白民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

夜归。”［13］机户在宋代的出现，是宋代丝织业发达的

产物，标志着家庭丝织业向手工业作坊丝织业的转

变，对丝织业市场的繁荣作用重大。官办的丝织手

工业由国家掌握和垄断，据《东京梦华录-外诸司》记

载，北宋时期，工匠类的从业人员通过考试选拔为国

家服务，官府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辖有文思院、
文绣院、绫锦院、裁造院、染院。官办丝织业的规模

更大、分工更细，据淳熙十四年( 1187 年) 四月七日的

报告“文思院言一岁约织绫一千一百匹，用丝三万五

千余两，今年止蒙户部支到生丝一万五千两或除绫

外，文思院还织造罗帛等，供岁赐之用”。东京的绫

锦院，真宗年间有织机 400 多张，润州织罗务年产量

万匹，新兴丝织业中心城市婺州，号称“衣被天下”。
北宋四川成都的官营织锦院，元代人费在《蜀锦谱》
中记载:“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

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

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之数

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

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14］织锦技艺在两

宋时期得到了全面提高并在宫廷和民间产销两旺，

宫廷设有绫锦作院，苏州织造府最为著名，素有“东

北半城，万户机声”之称，丝织手工业的宏大规模可

见一斑。
3． 3 桑蚕生产贸易带动丝织业市场的细分

在劝农制大力推崇开垦荒田种植桑树的同时，

桑蚕原材料的丰富、丝织工场的飞速发展，也带动宋

代桑蚕丝织业生产不断细分。宋史中亦记载了这一

状况: 百姓有的专门养蚕、有的专门煮茧、有的则是

去买丝进行加工制作成丝织品进行销售。由此可

知，一是桑蚕丝织业从粮食业生产的中分离，宋代广

泛的劝课农桑政令，为农业生产者的生活和进行其

他农事生产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在满足自身温饱

的前提下，把剩余产品提供给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进

行交换，一部分农民成为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

出来，当时从事蚕桑生产的收益要比基础粮食等农

作物要高出许多，一部分有手艺的农民逐渐转变为

专门从事蚕桑丝织业生产的手工业劳动者。中国著

名历史学家漆侠对此论证道: “以商品粮为生，是脱

离种植业为生而成为农业一个分支或其他行业的一

个明显的标志。”［15］陈敷在《农书》载湖中安吉人“惟

藉蚕桑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

二斤，每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成小绢一匹，

每匹易米一石四斗，绢价与米价侔也，衣食之给极有

准也。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

苦，岂不优裕哉”［16］。蚕桑业的收益高，又无粮食生

产的终岁勤动、无旱干水溢之苦，部分农民在利益驱

使下，重视蚕桑生产从事丝织业，进而实现部分丝织

业的生产已脱离农业生产，实现专业化。二是桑业

与蚕业的分离，丝织业生产的商品化不断的发展，同

丝织业与农业的关系一般，桑业和蚕业的生产过程

也开始细分，这种场景在相关诗文中可见一斑: “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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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三眠蚕正饥，家贫无钱买桑喂”; “客富无田园，专

仰买桑供。岂谓桑陡贵，半路哀涂穷”;“出持旧粟买

桑叶，满斗才换几十钱。桑贵粟贱不相直，老蚕仰首

将三眠”。这些诗句可以真实反映宋代桑业与蚕业

的分离，桑叶的生产已经成为独立的商业活动，桑叶

市场的专业化和繁荣发达，表明它已经独立并且作

为商品卷入流通领域。拥有商品属性的桑叶和其他

商品一样受市场调控，因而会出现桑叶价格突然增

高，桑叶和粮食的价格比不相称等状况。三是织作

业的独立，描写宋代织作业的诗句很多［17］。如“劝

汝不须催妇织，家家五月卖新丝”，“缲车嘈嘈似风

雨，茧厚丝长无断缕。今年那暇织绢著，明日西门卖

丝去”，“织女贱罗绮，卖丝买金银”，“织得罗成还不

着，卖钱买得素丝归”。桑蚕丝织品的生产和作为商

品交换越来越频繁，丝织品生产的各个加工环节不

断细分。
3． 4 科技进步带来丝织品品种质量提升

宋代临安是当时丝织业的都会，至今还享有“丝

绸都府”的美誉。据《梦梁录》中记载，“绵，以临安于

潜白而细密者佳”［18］，宋代劝农制度下的官办和民

间的丝织工场一片繁荣，特别是脚踏缫车的发明完

善和普及应用，解放右手出来与左手一道纺纱合线，

而且牵引力大为提高，可以同时带动三人以上的莩，

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当时丝织业发展盛况空前，

丝织品达三十种之多，丝织工场为了追求高额利润，

专研拓展制造技术，高级的工艺生产如定州刻丝、亳
州轻纱、单州薄缣和越州寺绫等登峰造极的产品。
丝织技艺也有重大改革，采用的轴架整经法，织物结

构从平纹向斜纹、从经显花向纬显花过渡。织造技

术和丝织物本身的纺织结构不同，或纹或素、或厚重

或轻薄，丝织的种类有锦、缎、绸、绢、绫、罗、缂丝、
绮、纱等几十种。最为典型一是“举之若无，裁以为

衣真若烟雾”轻薄透气的纱、罗织物，在南宋夏季炎

热气候条件下以两根或三根经丝为一组相绞再织入

一根纬丝而成，呈现条状孔路，其孔眼疏朗、稳定，不

会产生滑移。其外表特点是稀疏、有空隙，并有皱

感，纱、罗类织物技术十分成熟，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二是具时代特色的多彩色织

提花丝织物织锦得以蓬勃发展，现称为“宋锦”，传统

宋锦制造是经线和纬线联合显花，工序繁杂，织造过

程中采用分段调换色纬的方法使彩纬显色，色彩丰

富格调高雅，是中国的三大名锦之一。除服用外，还

可用于书画卷轴类装裱。三是缂丝，又称“刻丝”，特

色是纬线并不横贯全幅，而仅在需要处与经线交织，

称为“通经断纬”法，成品正反两面如一［19］。两宋时

期，经济繁华且文化昌盛，加上官营和民营手工业得

到统一管理且数量和规模巨大，缂丝技术达到巅峰

时期［20］。宋代缂丝是皇室服饰制作的必备之物，也

用于著名书画家作品的包首或经卷封面。用缂丝摹

缂的山水鱼虫、花鸟人物技法超群而不失艺术性，缂

丝被誉为织中之圣，也有寸缂寸金的说法，充分向后

人展示了宋代高超精湛的织造工艺技术。
3． 5 丝织业发展带动海陆丝织贸易繁荣

中国是桑蚕起源地，素有“东方丝国”的美称，宋

代主要形成以汴梁( 开封) 为中心黄河流域和以临安

( 杭州) 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丝织品生产交易中心。
自北宋开宝四年始，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之后又

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胶州、嘉兴府( 秀州) 华亭县

( 今松江) 、镇江府、苏州、温州、江阴、海盐等地设立

市舶司或市舶务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各种事务。丝

织品向外传播的数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达到十一

个国家和地区，运输范围从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

扩展到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贸易品种有绢伞、绢
扇、撷绢、白娟、假锦、建阳锦、锦绫、皂绫、五色绢、丝
帛等品种［21］。李邴《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22］，描写的就

是宋代当时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场景。

4 结 语
劝农制度始于周代，历经各个朝代不断完善，至

宋代达到顶峰，除却设立劝农职官外，地方官员也要

将劝农列入政绩考核指标，采取各种措施劝课农桑，

不仅沿习了先祖的重农思想，同时也为先进农业技

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栽桑养蚕的农业科

技信息较快传播，农桑技术广泛推广，使宋代的桑蚕

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桑蚕原材料的丰富带动

丝织行业发展，丝织品的生产和作为商品交换越来

越频繁，植桑、养蚕、缫丝、织绢逐渐从农业、手工业

及家庭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剥离出来，形成专业化生

产加工过程。民间的丝织工场云集，官办丝织工场

宏大规模，在此过程中，一些具有丝织技艺的农民成

为有雇主的专业手工业劳动者，创造出一批工艺绝

伦的作品，给后世展现了宋代丝织业的高超技艺。
繁荣的丝织业贸易使宋代的经济高度发达，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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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频繁，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都表明劝农制度对宋代丝织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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